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迷因

迷因为何好笑？又反映了怎样的时代精神？

与其说网路迷因影响了台湾人的沟通方式，不如说，迷因是在强化台湾人原本沟通的方式。

台湾 深度 台湾迷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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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台湾迷因专题的第二篇，探讨台湾流行的迷因折射了什么样的道德观或时代精神。第一篇关注了迷因的流行、

制造及其中的中国元素，并邀请你一起思考：好笑有没有边界？此专题还同步推出了小游戏：测测你多了解台湾迷

因，推荐同时服用。

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？在社群平台上，不经意看到标题为“盘点今年十大迷因”的影片，点进连结一看，发

现自己一个都不认得。

虽然“迷因”已经是个多数人都听过的词汇，但它的定义却依然有些模糊：有时是“流行语”的代称，有时则

指网路上爆红的一则则小短片，有时似乎又有固定的格式、模板，是可以任人填入文字、不断再制的“梗

图”。


如此说来，迷因到底是什么？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从一位生物

学家开始谈起。

1976年，研究专长为演化生物学的理查・道金斯（Richard Dawkins），在《自私的基因》（The

Selfish Gene）中，首次提出了“迷因”的概念——道金斯认为，若说基因是遗传资讯的传递单位，那么文

化资讯的传递，也应该有个单位来进行研究、理解。

暸解“迷因”概念诞生的背景之后，这个词汇就显得顺理成章了。


一方面，它听起来有点像基因（gene），反映了迷因概念是从生物遗传学发展出来的渊源；如果用拟人的

方式来谈，那么迷因确实也和基因一样，都在“竞争”着被传递下去的机会，只不过基因传递的是遗传资

讯，而迷因传递的则是文化讯息。

另一方面，迷因的拼法源于希腊文的“mimema”，原意为“模仿”（英文里的 mimic 这个字，字根也跟这

个希腊文单词有关）——而模仿，就是文化传递过程中的重要步骤。

长期关注迷因议题的国立成功大学不分系学程助理教授叶多涵，在接受端传媒专访时指出，“迷因和基因一

样，如果某个迷因很会传播的话，它就会很快变成多数、成为最成功的东西。”


换言之，与其说迷因是一种像基因的存在，倒不如说，迷因其实是一种看待“文化传递”的认识论，强调的

是“所有文化资讯，都在竞争我们的注意力”的这个特性。


“在道金斯最初的定义里，所有的文化产物，基本上只要是可以学习、模仿的，都可以被视为迷因⋯⋯但我

们现在的用法，通常是专指那些网路上很好笑的梗图。如果问现在的人对迷因的定义，常常还会有一些特

定的梗图格式 像是 张图片 上面要有字等等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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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梗图格式，像是一张图片，上面要有字等等。”

叶多涵指出，在英文网路世界里，网路迷因的概念其实已经使用很久了，只是近几年才传到台湾、流行起

来。

网路迷因在台湾的流行，则主要是因为社群网路平台的发展，以及智慧型手机的普及，让很多人都能看得

到迷因梗图或影片，而制作、传递、接收迷因梗图或影片的门槛，也都下降了许多；网路上甚至有迷因梗

图仓库，供使用者搜集、归类、寻找热门迷因，并提供“梗图制造器”，方便使用者进行“二创”，进一步促

进迷因的扩散、流传与演变。

此外，社群网路平台会以演算法，来影响讯息曝光的程度，“所以网红、公司、政府部门如果想要吸引流

量，就必须用特定的格式，来吸引网友转发、把想表达的东西传出去。”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迷因确实也

能让一些严肃的议题，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接近。

有些人说迷因难以用逻辑去解释，不过叶多涵认为，这可能“只是因为幽默这个东西，本身就很难解释——

好笑的东西，一旦你试图去解释好笑的原因，可能就会觉得不好笑了。”

2014年台湾学生在街边掉了豆花、接着夸张大叫的爆红影片，以及近期流行的“归工欸”，或许就属于这种

不易用逻辑解释、因为“无厘头”而好笑的网路迷因类型。

以下，端传媒将围绕台湾近期比较热门的网路迷因，与传播心理学领域的专家探讨：迷因爆红的可能原因

是什么？台湾迷因有哪些台湾特色？在传播中建构了怎样的认同感？又遮蔽了哪些亟待讨论的议题？

谐音／空耳梗：低成本的“社交梳理”，与意外促成的“文化交流”？ 


和其他地区相比，台湾网路迷因的其中一个特色是：“谐音梗”似乎特别多。 


2021年非常热门的“我站在云林”、以及“我是罗大佑”，都是这类迷因的例子——前者原本是越南歌曲，搭

上无厘头的舞蹈动作之后，被网民称为“洗脑神曲”；后者则出自《JoJo的奇妙冒险第五部黄金之风》的“空

耳”版本（亦即将其他语言的歌词，以谐音方式改写成中文），因为其中一句日文歌词，听起来像中文的

“我是罗大佑，看着我”而爆红。

除了在网路上传播之外，空耳、谐音迷因甚至成为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：2022年台北文学奖现代诗的首奖

得主，便是以日本动漫《火影忍者》里头，听起来像“一袋米要扛几楼”的台词作为诗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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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台湾流行谐音迷因的原因，林日璇则认为，很可能和台湾人的道德观有

关。

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林日璇指出，迷因可以从心理学的“幽默”这个概念去分析，而幽默又可以

用“是否带有恶意”进行区分：有恶意的幽默，通常带有嘲笑的对象；没有恶意的幽默，则一般不会牵连到

某个群体或个人，之所以好笑，通常只是因为“荒谬”而已。

“没有恶意的幽默，通常是一种‘社交梳理’（social grooming）的方式，意思就是人和人在互动时，会聊

天气、询问‘吃饱没’，作为开启话头、建立友谊的方式，而网路迷因，也是一种适合作为社交梳理的素材，

因为某个迷因如果很流行、大家都知道，就很适合当作闲聊的话题。”换言之，谐音迷因其实是一种成本很

低、又不用牺牲隐私的社交梳理方式。

至于台湾流行谐音迷因的原因，林日璇则认为，很可能和台湾人的道德观有关。 


“道德模组有五个面向，其中一个是‘伤害与关怀’⋯⋯和其他文化的幽默相比，大部分台湾人在这个面向上

是比较敏感的，比较不能接受嘲笑别人、让人受伤，所以要找到好笑，同时又能让大家都接受、没有罪恶

感的迷因，那就是谐音这种不会牵涉到歧视、没有人会受伤害的梗。”

此外，台湾人讲的语言，有些发音和日文、韩文确实很像，正好适合去玩这种荒谬、非恶意的幽默。不过

林日璇也指出，英语语境里也有类似的迷因，比如同义词、双关语——只不过英语双关语好笑的原因，往

往是双关的两个概念都有特别意义，但在“我站在云林”这样的谐音迷因里，好笑的原因只是巧合带来的“荒

谬”，意义本身并不是幽默、好笑的来源。

从“我站在云林”的例子来看，有个值得讨论的议题是：迷因能否偶尔提供一些契机，让原本不受主流社会

关注的异国文化（比如越南歌曲），能突然被看见，从而让文化交流的方向变得更多元呢？

针对这个问题，叶多涵认为，某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这样说，而2020年透过 Tiktok 在欧美爆红的《一剪

梅》，或许也是其中一个例子。“要吸引人，本来就必须有些新奇的成份在里头，因此在迷因形式下，不同

文化的东西也比较容易传播。”

叶多涵认为迷因终究是速食、短暂的讯息传递，未必能推动真正的文化交流。“比如‘我站在云林’，虽然能

让台湾人听到一首外国歌曲十秒钟，但大部分人并不会对这首歌感兴趣，也不会去查这首歌是哪里来的、

本来在唱什么，甚至去学习越南文化，因此这很难说是真正的文化交流。”

甚至使用者还可能会抱着猎奇的心态，来看这些和异文化有关的迷因，从而加重某些刻板印象，“比如迦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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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抬棺舞，背后有深刻的文化习俗，但大部分的观众不会去理解为何会有这样的习俗，只会得到一个印

象，觉得非洲有群人很奇怪，人死掉了会唱歌跳舞。”叶多涵说。

政治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郑宇君则认为，虽然迷因可能让“相对边缘的群体，有更多被看见的机会”，但那未

必全是迷因的效果，而是网路时代本来就存在的现象。“我们现在常常看到，文化会在不同语言的社群里流

传，但那主要是因为现在的传递通道是全球化的。”

威尔史密斯（Will Smith）的梗图。图：网上图片

地域梗：在玩笑中试探界线，在传播中建构认同 


台湾网路迷因最常见的其中一个类型，则是所谓的“地域梗”。虽然“地域梗”迷因经常带有对特定地区、族

群的刻板印象，因而难以避免“以偏概全”，但这类刻板印象一般较为“无害”，不太会引起争议或不适。

例如曾经引起话题的“血腥卢秀燕”，就是和台中有关的地域梗， 引用的是一款名为“血腥玛丽”（Blooy

Mary）的鸡尾酒，但其中的 Tabasco 辣椒酱成分，被以台中特别风行的“东泉辣椒酱”取代，而卢秀燕则

是台中市长的名字，除了带有地域性的趣味之外，也曾被引用来批评时政、表达“台中人对台中的复杂情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hoto/?fbid=331354138993607&set=basw.AbrDePrl_9IhaHwIUO34dh1aRumj8Sz15mM9W3-W7mOC-489h13X8CK-q5MecYGsW3gry8XSzYdcy4OtLm8l5_3JvFTC9q_JOx8cTjbCrV7r_0mYmA6g16hJS_xAQ8B_ilb5YSHC8JH8HXxVp5B4p0GbLVOrjRYfvZhTx-lavlX252IIn1UJmoJEicPyd1TYRus&opaqueCursor=AbrBYEMRniRuTw7WtTwdB8Ubny92GXwTUbaLf643BwnKDOxOzntn_phTcJWbm575NoN2UUTcmEsEw7qa6AK4FBAXyLhe2H7HOxJMrY3J6GNrqd8ebmiwA4P4Henhe4sNdv4eh8i_imxUOw3zT4V1-leePFn6rzSnOZ4zVOErY9scLiekkOpRp56T_EwR6Knq8EEHUBBaAod2PNy9E9yDYh7GS4sSfEcR093uL0K6cb05fVKWscfEgPzKLO9-N2bZxu3iD7isw2LXtaZOfwz8Xmc40-pKWZxfUk26ySC_wxA4GFfLCgP6McRCKZh4l1fTBGm5B0ULsW0x5fG2P3-fSZVJwAjZsjQ782l1FT5AgzvM-97kSRBSvRRkZMeRgUbzdOSschYBKFncaOSAlmxrKMXs0MxXvwanvt6j5F41KoLCa4CdeJLLUn8EoCvBLTbeyX-6AVIum6Y_nS4etkc0SW31QLEUUJbwq0SCujbyr3qxKGsLTExfjlGfG5EMLzt8rH7ugDOHpW_lg902PUO_thkliWnS_OyEfc_WvBo3Hk8PL0GTjy_1yHTH75gmradX_obzCVj0r7GhS3TjNwFjwdW5RL-fb-IH7U_h78bCSCzbDJo9_BsiHnktA9b2SV3t7XDzojXumFbk5yEwdvixkMVnDLm-78Yb9B18UGVI7EqRhvMMSaOFBUCr1yW-2BS4XywEZ7zm6xRPYXiNKG1xjxiPH4G2ct1by1tjmC0PRRETMrbE2SlSRPZX5o2_49jxsW3EfxdlXe9DjkPHLIKWCDad


感”。

另一个例子则是“台南人之耻”；该款迷因有多种版本，但大意基本上是“嫌食物太甜的台南人，会被视

为‘台南人之耻’”，引用的是“台南人嗜甜”的饮食文化。

林日璇指出，对于迷因指涉的群体来说，迷因确实可以做为一种凝聚向心力、强化认同的手段，比如“台南

人之耻”虽然强化了某些刻板印象，却也在迷因改作、覆述的过程中，成为台南人巩固认同的诙谐途径；而

外地人看了关于台南、台中的地域梗之后，则可能会惊呼“原来有这种事吗？”，并因为“荒谬感”而觉得好

笑。

郑宇君则将地域梗迷因放在社会变迁的脉络中解读，认为迷因反映了人寻求和他者区隔开来的心理需求。

“这些迷因，可能反映现代人的迁徙移动太频繁了，所以需要一个身份，来标示自己的归属⋯⋯而看得懂地

域梗迷因，就是一种用来区别自己和他者的方式。”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hoto/?fbid=331354138993607&set=basw.AbrDePrl_9IhaHwIUO34dh1aRumj8Sz15mM9W3-W7mOC-489h13X8CK-q5MecYGsW3gry8XSzYdcy4OtLm8l5_3JvFTC9q_JOx8cTjbCrV7r_0mYmA6g16hJS_xAQ8B_ilb5YSHC8JH8HXxVp5B4p0GbLVOrjRYfvZhTx-lavlX252IIn1UJmoJEicPyd1TYRus&opaqueCursor=AbrBYEMRniRuTw7WtTwdB8Ubny92GXwTUbaLf643BwnKDOxOzntn_phTcJWbm575NoN2UUTcmEsEw7qa6AK4FBAXyLhe2H7HOxJMrY3J6GNrqd8ebmiwA4P4Henhe4sNdv4eh8i_imxUOw3zT4V1-leePFn6rzSnOZ4zVOErY9scLiekkOpRp56T_EwR6Knq8EEHUBBaAod2PNy9E9yDYh7GS4sSfEcR093uL0K6cb05fVKWscfEgPzKLO9-N2bZxu3iD7isw2LXtaZOfwz8Xmc40-pKWZxfUk26ySC_wxA4GFfLCgP6McRCKZh4l1fTBGm5B0ULsW0x5fG2P3-fSZVJwAjZsjQ782l1FT5AgzvM-97kSRBSvRRkZMeRgUbzdOSschYBKFncaOSAlmxrKMXs0MxXvwanvt6j5F41KoLCa4CdeJLLUn8EoCvBLTbeyX-6AVIum6Y_nS4etkc0SW31QLEUUJbwq0SCujbyr3qxKGsLTExfjlGfG5EMLzt8rH7ugDOHpW_lg902PUO_thkliWnS_OyEfc_WvBo3Hk8PL0GTjy_1yHTH75gmradX_obzCVj0r7GhS3TjNwFjwdW5RL-fb-IH7U_h78bCSCzbDJo9_BsiHnktA9b2SV3t7XDzojXumFbk5yEwdvixkMVnDLm-78Yb9B18UGVI7EqRhvMMSaOFBUCr1yW-2BS4XywEZ7zm6xRPYXiNKG1xjxiPH4G2ct1by1tjmC0PRRETMrbE2SlSRPZX5o2_49jxsW3EfxdlXe9DjkPHLIKWCDad
https://memes.tw/wtf/61993


“台南人之耻”梗图。网上图片

郑宇君亦指，地域梗之所以好笑，源自于某种近似于“敌我阵营”的互动感，但又不是“打得死去活来”，同

时也能用游戏的心态摸索界线。“今天如果要理性地去比哪个城市比较优越，可能要花费很多力气，也不见

得能说服别人，但迷因就是比较轻松的方式，随时可以进出。”

事实上，地域梗迷因在其他语境的网路空间里也很常见，比如很受欧美亚裔社群欢迎的脸书社团“Subtle

Asian Traits”（一般简称 SAT），本身就是一个以地域、族裔认同为核心的网路社群，里头的不少迷因

图，引用的就是亚裔社群的共通经验、生长记忆。

举例来说，SAT 里最容易带来留言、按赞的迷因，便经常围绕着几个符号或主题：珍珠奶茶、米饭、亚裔

父母的节俭行为（例如重复使用一次性容器）或严格的教养方式（例如“虎爸”、“虎妈”）等。

不过也有批评声音指出，SAT 里的迷因，有大半都和中、日、韩等东亚族裔文化有关，而东南亚、南亚或

其他亚洲族裔文化的迷因则相对少见，导致迷因投射出来的“亚裔形象”过于扁平、单调，从而再次呼应了

地域梗迷因的一个特性：容易以偏概全。

此外，SAT 可能也助长了所谓的“珍奶自由派”（boba liberal），亦即部分亚裔社群（尤其是美国的亚裔

社群），为了融入某些白人社群，因而表现出自由主义倾向的立场，但在标榜亚裔认同时，却只会引用一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groups/1343933772408499
https://lithiumagazine.com/2020/08/30/why-i-hate-subtle-asian-traits/


些肤浅、无害的符号（比如珍珠奶茶），而未对亚裔文化进行深刻理解。

上述这点，也和迷因讲求快速传播、方便扩散，但不利严肃讨论的特性有些类似，而对 SAT 迷因提出批判

的 Sarah Mae Dizon，也精准地对此进行了总结：珍奶虽然好喝，但基本上就是糖，而没有太多其他的营

养成分；迷因也一样，虽然好笑，而且容易理解、产生共鸣，但终究无法取代对原乡的历史、文化和挣扎

的严肃理解。

时事、政治梗：借势行销的工具 


除了谐音梗、地域梗之外，网路迷因还有另一个常见的类型，主要和时事、热门话题有关，而近期最知名

的例子，或许是威尔．史密斯（Will Smith）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掌掴克里斯．洛克（Chris Rock）之

后，画面被大量转传、二创而成的迷因图。

在某些案例里，这种时事性的迷因也可以是复合式的。 


比如前述的 SAT 社群，便有使用者将掌掴图、改为“拿到 GPA 3.73 而感到开心的我”，正在被“问我为何

不是 4.0 的我的母亲”掌掴，或是“我的胃”正在被“极小量的乳糖”掌掴（典故为在部分亚裔人种身上常见

的“乳糖不耐症”），因而结合了地域／族裔梗和时事梗。

林日璇指出，时事型迷因很多时候是“借势行销”而生的产物，目的是搭上时事热潮，借此提升能见度。其

中，和政治人物有关的迷因，有部分也可以归入时事型迷因之中，而特定政党或政治人物，则会仰赖迷因

制造者、网路使用者帮忙推波助澜。

“比方说，韩国瑜知名的‘可怜哪’虽然是在竞选时，因为对记者发问不满而讲出口的，但这句话其实是韩遭

罢免之后，才开始以迷因的形式出现，因为反对他的人，想用这句话来打脸他自己。”

https://lithiumagazine.com/2020/08/30/why-i-hate-subtle-asian-traits/


韩国瑜的梗图。图：网上图片

林日璇认为，依靠迷因来操作选战并不是一个好现象，“因为迷因就是要搏眼球，但选举还是应该看一个候

选人或政党，可以为选民带来什么⋯⋯以前是互相抹黑，现在就是用刻板印象去快速贴标签，这不太有助

于民主的讨论、议题的聚焦，但（迷因）在选战的时候，确实比较容易带起情绪，让选举变成‘感受’之

争。”

当迷因遇上政府宣传：“迷因治国”有哪些问题？ 


迷因在政治上的应用，除了选举宣传之外，也出现在公共沟通、政令宣导的过程中——而作为数位政务委

员的唐凤，便经常被视为带动公部门“迷因沟通”的重要角色，甚至鼓励民众对政府迷因进行“二创”，以增

加资讯扩散的机会。

叶多涵指出，由于迷因经常挑战“政治正确”，政府在使用迷因做政令宣传时，能使用的迷因就比较有限。

“但迷因的种类很多，因此政治正确不一定会对政府造成太大的限制；不能用政治不正确的梗，去找其他类

型的梗就好了嘛。”

换个角度来看，迷因带有荒谬、轻松的特质，和传统上给人“严肃”印象的政府部门存在强烈对比，因此公

部门使用迷因、跳脱官腔，本来就是一个格外引人注意的行为，或许也更能达到宣传效果。

举例来说，台湾海洋委员曾在台风侵台时，在脸书上进行宣导，要求民众避免前往海边，并在梗图上使用

了“我可能不会救你”这样的字句，引用了电视剧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的剧名。



台湾海洋委员使用的梗图。图：网上图片

但叶多涵亦认为，迷因其实并不适合作为政府与民间的沟通工具，尤其是在牵涉有争议性的议题时——因

为这类议题往往需要针对不同立场进行细致讨论，但迷因无法承载这么长的资讯。“民主政治要运作，就不

能把议题简化成‘好不好笑’、‘资讯能不能快速传出去’。如果只是追求把立场很快传出去，说难听一点，那

很像是在洗脑而已，被洗脑的人不会真正理解议题，也很难做有意义的公共讨论。”

郑宇君指出，以政府的粉专来说，如果是“早安文”类型、只是为了增加粉丝互动的贴文，那么使用迷因就

没什么问题；但如果要传递特定讯息，那就应以正确性为主、不该使用迷因，因为迷因在解读时容易产生

歧义、造成误解。

除了对内的政令宣导之外，“外宣”也是另一个频繁使用迷因的场合。 


比方说，今年三月一则推广台湾华语教学的贴文里，台湾外交部便改造经典梗图“德瑞克Yes/No”，并将中

国大陆称为“口国”和“West Taiwan”（西台湾），引用的是中文、英文网路语境里对中国的谑称。该贴文

一共收获超过1万3千赞、1千9百次分享，传播表现明显优于其他较为严肃的贴文，但也遭人批评“不入

流”、“把格局做小”。

长期关注性别平权与网路言论的乔瑟芬，接受端传媒专访时则指出，网路迷因发展至今，已经无法简化地

说是“利大于弊”了。

“西方国家经过了漫长的民主化过程 很多事情是经过几十年的漫长讨论 才逐渐取得了共识 所以迷因对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mofa.gov.tw/photos/a.215660232291960/1271007700090536/
https://udn.com/news/story/6656/6193189


“西方国家经过了漫长的民主化过程，很多事情是经过几十年的漫长讨论，才逐渐取得了共识，所以迷因对

他们社会造成伤害的程度，可能不会像台湾这么大，他们比较能把迷因，当作娱乐性、无伤大雅的东西。”

然而对于台湾而言，乔瑟芬认为迷因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，“我们没有经过辩论，也还没建立共识，而且还

在建立对民主的理解，但迷因在这个时候出现了。这些迷因可能会让我们没办法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⋯⋯

如果没有价值体系，可能会变成哪个迷因好笑，我们就倒向哪个迷因、觉得它讲的是对的。”

乔瑟芬亦指，与其说网路迷因影响了台湾人的沟通方式，不如说，迷因其实是在强化台湾人原本沟通的方

式，而台湾和其他社会的差别，是“讨论很多东西时会建立在情感之上”。

她以乌俄战争期间，在台湾网路空间里被大量转传的一则讯息为例。 


“之前有个消息，是芬兰的总理对普丁说‘欢迎放马过来，因为芬兰土地还埋着二十万人尸骨’。这个（假消

息的）图文，呼应了台湾人喜欢的情感投射，所以很快就散播了开来，甚至有些我认为不至于这么没常识

的人也转分享了⋯⋯所以你看，人类要用多大的理智，才能克服这样的本能。”

归根究底，乔瑟芬认为迷因是果，而不是因。“它背后的结构性成因，其实是我们的心智本来就会去趋向这

样的东西、对资讯是有需求的，而在资讯爆炸的年代里，如果要快速连结、沟通，迷因这种沟通方式本来

就很容易被强化，所以不能只去怪罪迷因让言论环境变差，这样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”

“我们应该做的，应该是在知道这个人类本能之后，想办法去发展出一个比较好的迷因使用方式——这个我

觉得会比媒体识读重要，因为媒体识读的要求太高了，要用理性去克服人类的情感，确实是不容易的。”



取材于香港电影的梗图。网上图片

反映时代精神的迷因：每个迷因，或许都值得认真看待 


网路迷因在年轻族群中特别流行，或许也和年轻人特别害怕“落队”、希望融入同侪群体的期望有关。 


林日璇指出，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FOMO（fear of missing out），该现象确实比较常出现在年轻人身

上，因为“12-18岁的青少年，本来就是在界定、形塑自我认同的阶段，而同侪对青少年的影响，也是青少

年建构自我时的重要元素，所以容易觉得同侪讲的东西是重要的。”

从社交梳理的角度来看，迷因图和“长辈图”虽然风格差异很大，但林日璇认为两者其实有个共通点：在数

位时代里，不论年龄大小，我们似乎都变得更需要获得共鸣和关注。

“数位化让我们生活变得很方便，但反而让我们真实接触的人变少，但人毕竟是群居的动物，总是希望获得

别人的关心；在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变少、数位工具太方便的时代里，这种期待能和人互动的盼望，就是迷

因可以成长的空间。”

由此来看，虽然迷因看似非常戏谑，却也经常反映了某个时代的氛围或精神，值得我们严肃看待，比如“我

就烂”这个梗图，或许便反映了台湾的文化特色。

“年轻世代面临的社会期许很高，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也很多，这时候就会透过‘我就烂’这种自嘲的方式，来

减少一些压力，某程度上反映了年轻世代对这个社会的无力感，因为再怎么努力，都无法改变一些现状，

所以只好用这种方式去面对。”郑宇君如此分析。

林日璇则认为，迷因其实也反映了一件事：人类语言本就会不断演变，而迷因也是在拓展人类使用语言的

方式。

“‘我就烂’表现出的情绪有点像自暴自弃，有种‘懒得跟你吵’的感觉⋯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新的表达方

式，很精准地表达了一些概念。我们原有的语言，可能就找不到这种方式，能精简表达出那种有点沮丧、

但又尝试轻松看待的感觉。”



所以语言的变化、演进，或许特别适合用迷因来理解，因为语言、词汇本来就是在竞争人们的注意和使

用，这样一想，就比较能理解一些语言用法，本来就会慢慢消失，而新的用法本来就会一直出现。

林日璇亦指，这个世代的年轻人面对的房价、工作机会都不如上个世代，但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不容

易解决，所以才会使用迷因来宣泄自己的情绪，而迷因引起共鸣、被网友转贴之后，也能给人一种“自己并

不孤单”的慰藉感，给了大家一个情绪的出口。

香港恒生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邓健一则指出，网路迷因在香港的语境里，还有另一个功能。“（反修例）运

动期间，迷因可以给人喘息一下的感觉，因为运动是非常 sentimental（情绪化）的事情，但迷因是比较

幽默、疗愈的。”

此外，邓健一认为，香港的迷因和台湾相比，另一个差异则是有不少比例的迷因，来自经典港片的桥段或

画面，“这跟香港曾经有很多电影的材料有关⋯⋯使用经典老片做迷因，主要和（能引发）共鸣有关，也可

能是因为以前的香港电影影响力比较大，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能知道是什么。”

“归根究底，迷因其实是一种迂回表达情绪的方式；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些迷因，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课

题。”林日璇如此总结道。


